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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市：传统乡村社会的公共空间
———以胶东 Ｐ市为例

徐京波

（郑州轻工业学院 政法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摘　要］在传统乡村社会里，对农民而言，集市是一个重要的公共生活圈，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赶集路上的交往。这种跟同村的路伴儿或集市路上偶遇的熟人交往，既巩固了原有的熟人关

系，又扩大了原有的社交范围。二是集市上的社会关联与人际交往。除趁赶集走亲访友外，村民通

过固定市场交易还会建立起一种半熟人关系，这种交往甚至会延伸为在生活上的互助。三是茶铺

资讯传播与休闲。茶铺为赶集的村民歇脚提供了方便，也满足了人们听闻信息、交流和闲玩等需

要。可以说，集市作为跨出村界的基层市场社区的存在，有利于区域社会的整合。因此，在新型城

镇化进程中，政府应将更多的资源用于乡村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公共文化和公共空间的建设，使日

趋衰微的集市恢复其社会功能，以缓解乡村社会关系所面临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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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集市不仅是商业活动的空间，具有消费、交
换、贸易等经济功能，还是人们从事宗教、娱乐及其

他与交换不直接相关的各种文化社交互动的重要场

所，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１］（Ｐ６７）；既是农民交换产

品、出售剩余产品的场地，也是进行情感交流、与邻

居之外其他人面对面交往的场所，是传统乡村社会

生活的一个公共空间［２］。传统乡村社会是地方性

的，农民的活动范围受到区域性限制，区域间接触较

少，生活空间相对封闭，各自保持了孤立的圈子［３］。

除了与具有家庭血缘关系的亲友和在红白喜丧及重

大节日上与他人进行社交外，村民与其他人之间的

相识、交往特别是村际之间的相识、交往多依赖于集

市、庙会等场所。但是，随着农村市场化、乡村工业

化和城镇化的推进，传统集市的社会性开始减弱，经

济性日益凸显，这不仅影响村民间的社会互动，也会

削弱村际间的社会关联，甚至还会导致村际关系的

恶化。因此，在顺应农村市场化发展趋势的同时，如

何重建农村公共场所，恢复农村公共空间，已成为农

村现代化进程中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目前，学术

界相关研究多将集市界定为传统乡村社会的主要消

费或贸易场所，关注集市的市场属性，而忽视了集市

具有的人际交往、休闲娱乐等社会功能。本文拟采

用调查法，对胶东地区 Ｐ市１９４０年以前出生的、具
有传统乡村社会生活经历的农村老人进行访谈，从

赶集路上的交往、集市上的社会关联与人际交往、茶

馆里的信息传播三个方面，对传统乡村社会的公共

空间———集市作一探讨，以期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

的社会整合提供参考。

　　一、赶集路上的交往

大多数基层市场区域范围可以让最远的村民能

够不费力气地步行到集市上———这段距离为３．４～
６．１公里，市场区域面积约５０平方公里，集镇间隔８
公里左右，到镇上的最大步行距离为４．５公里［４］（Ｐ４５）。

Ｐ市集市与村庄的距离及集市间的距离基本符合上
述情况。在传统乡村社会，步行是村民主要的出行

方式，特别是在赶集时，由于距离村子较远，而且集

市一般在上午开始，午后结束，因此路远的人一大早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２０１５年

就起来准备，赶集的路上熙熙攘攘，非常热闹。美国

在华传教士明恩溥曾经指出，“中国人徒步走上三

里、八里甚至十来里去一个集市，是很不在乎的事

情。因为一个市场不仅仅是一个市场，还是一种一

般的交流”［５］。

“赶大集的时候，一般愿意找几个伴儿一块去，

要不路上太枯燥了，得找个伴说个话。路途比较远，

离俺们村最近的大集也得有八里地，得走上将近一

个钟头。路上有几个伴可以说说笑笑，东扯扯西拉

拉。当然在赶集路上也会碰到许多邻村的人，这些

人有可能是俺的亲戚或朋友，也有可能是俺路上伴

儿的亲戚或朋友。这样大家就可以凑在一起赶路，

一般越接近集市，结伴同行的人就越多。在路上大

家交流着，特别是不同村的人们相互之间交流着各

自村里的新鲜事。到了集市，由于各自买的东西不

一样，逛的小市也不一样，就暂时地分开，各自买各

自的东西。大家分开前约定好一个时间和地点，合

伙一起回家，回家的路上大家谈论着都是买的什么

东西，看到了什么新鲜事，集市上有了哪些变化。”

（访谈资料 ２０１２０６２４—ＺＳＣ．２０１２０６２４表示访谈时
间为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４日，ＺＳＣ是被访者姓名的第一
个字母，下同）

农民往返于赶集路上的交往是农村集市社会交

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赶集路上的交往包括

两种类型：一类是相约赶集的同村路伴儿，这些路伴

儿一般都是村里自己熟悉的人，包括亲戚、邻居或要

好的街坊；另一类是集市路上偶遇的熟人，可能是老

熟人也可能是新熟人，老熟人是自己在邻村的朋友、

亲戚，新熟人往往是一同赶集同村路伴儿的亲戚或

朋友，因为在任何一条通往集市的路上都可能会经

过三五个自然村。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相遇在一

起，一路上可以相互认识、相互交流、相互了解，前者

可更加巩固原有的熟人关系，而后者可扩大原有的

社交范围。

村民之所以能在赶集的路上相遇，而且像滚雪

球一样，随着距离集市越来越近，相遇同行的人越来

越多，是因为集市的周期性及集市交易时间的短暂

和集中。农村集市大多都是半日集，早上开始午后

散去，特别是对于要在集市上卖东西的农民来说，他

们一定要早起，因为一方面去得晚了集市可能就散

了，另一方面到得太晚会找不到位置好的摊位。

“过去赶集卖粮食，特别是冬天，早晨四点多就

得起来，天还黑着呢，推着手推车赶路。路上会碰到

许多推车赶集卖东西的，大家伙路上边走边聊，搭个

伴儿。如果是常年赶集做买卖的，他们常常能在路

上碰到。因为天气比较冷，起的时间又比较早，走到

离集市三四里路的地方，一般都有些临时搭建的草

棚子，多为饭馆，摊主多是周围村里的人，冬天每逢

集日出摊，为赶集的人提供点吃的，顺便歇歇脚、暖

和暖和。在这里会碰到更多的赶集卖东西的人，边

吃边聊行市、怎么和经纪人打交道等话题。大家一

般吃得比较快，不到半个钟头就吃完了，吃完之后继

续赶路，回来的路上也会碰到许多卖完东西回家的

人，行市好的话大家就会高兴，行市不好的话大家就

会埋怨，发发牢骚。”（访谈资料２０１２１０１０—ＸＳＭ）
杨懋春［６］也曾经对胶东地区的辛安镇集市做

过与上述访谈资料类似的描述。每个月的初一、初

五、初十、十五、二十和三十是辛安镇的集市日。集

市日的前一天晚上，专门的流动商贩开始带着货物

源源而来。集市一大早，村里的屠夫带着处理过的

猪，乡村商人带着几袋小麦粉、几听油、几捆纺好的

棉纱，木匠带着自制的农具和家具，纷纷来到集市，

通往集市的路上挤满了人。赶集路上的卖家与赶集

路上的买家是不同的，而且两者很少在赶集路上碰

面，因为卖家赶集是有目的的，早去能占个好地方、

卖个好价钱；而买家赶集的目的性较弱，有时是可买

可不买，甚至有的农民赶集就是闲逛、看热闹。因此

卖家往往要比买家提前一两个小时到达集市。卖家

在路上讨论更多的不是家长里短，而是与自己要卖

的商品息息相关的内容。为了应付集市上的经纪

人，卖家会在赶集的路上结成暂时性的联盟。在村

落与集市之间有驿站（如路边的饭铺），可为赶集路

上的人流提供一个短暂的固定交流场所。到了集

市，结成联盟的村民的摊位往往聚集在一起，大家一

起核算价格并和经纪人谈条件，讨价还价。

　　二、集市上的社会关联与人际交往

在小生产条件下，小农经济活动是以家庭为单

位的，小农生产生活方式使他们相互隔离［７］。日出

而作、日落而息的村民在农时很少有外出交往的机

会，平日交际仅限于村头田野［８］。而每逢集日，本

村的、邻村的男女老少可汇集于集市，在买卖之余串

亲戚、会朋友，相互寒暄、互致问候，加深相互之间的

感情，获得情感交流。可以说，集市扩大了村民的熟

人关系网络。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曾经这样描述高

店子集市上的林先生：一位４５岁的村民，与高店子
集市上的几乎所有成年人都有点头之交，能够认出

集市上主要人物的家庭成员，并对他们加以形容，而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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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他们居住的村子散布于何处。另外，施坚雅还

描述过高店子市场社区的农民，到５０岁时，他们有
的已经去过基层市场不止３０００次，平均至少有１
０００次，和社区内各个家庭的男户主拥挤在一条街
上。［４］（Ｐ４４－４５）林先生对高店子集市的熟悉以及广泛

的社交范围，在Ｐ市传统乡村的定期小集市中得到
了集中体现。

“过去咱这个村的集市主要有三个村的村民赶

集，也有其他附近村的人来，但是比较少。咱村比较

大，人多一些，在集市上得占到四成，马路对面的后

庄子村比较小，他们村的人占到咱村集市人数的两

成，东边的东岳石村占到三成，剩下一成就是周边河

刘村、杨家疃、盆王村三个村的村民。这三个村的村

民一般都是家里遇到特别重要的事情时才出来赶

集，比如突然来客人了、老人身体不好了，过来买点

吃的、用的。咱村、后庄子村和东岳石村的人每月到

了初三、初八，基本上家家都要过来赶集，农忙的时

候干完农活也要到集市上转转。咱这集市较小，就

一条街，三个村的人很容易见面。因为三个村的人

相互之间都有亲戚，趁赶集走亲戚的比较多。比如，

咱村有出嫁了的女儿，趁赶集买点东西回娘家看看

她爹娘，孝敬一下老人，平常不是集日的话买点孝敬

老人的东西不太方便。当时俺家两个姑姑都嫁到后

庄子村，她们一般都是趁赶集的时候过来看看俺爷

爷、奶奶，顺便也给俺这些小孩子买点吃的。”（访谈

资料２０１２１２３０—ＬＣＪ）
参加集市活动后，顺便拜亲访友是集市情感交

流的一个重要方面。每个农民家庭在邻村都会有一

些亲缘关系远近程度不同的亲戚，这些亲戚大多是

姻缘延伸的亲属关系。村民之所以会选择在集市上

拜亲访友，一方面是因为集市上较为丰富的商品可

以为探亲访友提供礼品，传统乡村社会崇尚礼尚往

来；另一方面是因为集市日农民有更多的闲暇时间，

亲朋好友之间会有更多的机会交流。在集市上碰到

亲朋好友也不一定都要登门拜访，而是利用集市这

一平台定期见面交流，以免生疏，这种相会可以代替

花费较多的拜访，同时也节约时间和礼金。

在集市上除了可与已有的朋友、亲属交往外，还

可与一些半熟人交往，这些关系类似于美国社会学

家格兰诺维特所说的弱关系。例如，集市上存在的

“老主顾”关系，交易地点的固定化，导致了交易行

为的观念化，一个区域的集市一般是周围村庄农民

大致一天路程所能往返的地方。在集市日人们会自

觉地赶往集市所在地，光顾固定的摊位，与固定的卖

主或买主打交道。通过长期固定的交易，人们之间

会形成较为稳定的买卖关系。

“集上卖东西的好多人俺都认识，咱这集市上

卖肉的有三家，俺一般都买王各庄老王家的猪肉。

每次去他都会多给点，挑最好的肉卖给俺，钱不够也

可以先赊着，下个集日再补给他。老王除了卖猪肉

还帮别人杀猪，有的年份家里面收成比较好，到了过

年就会杀一头自己养的猪，并分一些给亲戚朋友和

要好的邻居。因为自己不会杀，一般都会提前在集

市上和老王说一下，到时候让他过来帮俺杀猪，他也

不要钱，不过走时俺会把一些猪下水送给他，以表示

感谢。”（访谈资料２０１１１２１４—ＷＪＧ）
“俺是常年赶集卖干海货的，虾皮、鱼干、干蛤

蜊肉都卖。每个集市上都有俺的老主顾，他们常年

买俺的东西。卖给老主顾的时候一般都不计较，多

给点无所谓，挑好的给他们。他们也经常帮俺忙，特

别是集市所在村的老主顾，有时侯会帮我提前买个

地铺，交个地铺钱，俺随后把钱还给他们。腊月集市

时间一般比较长，有时得赶到下午四五点钟，有时老

主顾会帮俺把家里带的饭热一下，给点热水喝，可以

说也是朋友吧。”（访谈资料２０１２０７２０—ＪＴＧ）
通过固定市场交易建立起来的“老主顾”关系，

既不是一种两个人从来不认识的偶遇关系，也不是

两个人认识了以后就再不联系的关系，而是一种半

熟人关系，也就是说以前认识，认识后彼此之间存在

着交往但并不频繁的一种关系状态［９］。这种关系

因交易而发生，交往的周期主要为集市周期，交往的

地点主要为集市场地。随着相互之间关系的日趋稳

定，情感的加深，这种交往也会延伸到集市之外的生

活领域中，交往方式更多体现在生活上的互助。当

然这种互助的层级较低，一般是一方利用自己的一

技之长帮助另一方；互助的频率较低，多半是暂时

的，具有一定弹性。除了上述较为固定的社会关系

外，集市上还存在着泛泛的社会交往。法国经济史

学家布罗代尔［１０］曾经引用饱含哲理的俗语“既想着

自己，也想着集市”，来表明集市对村民人际关系的

重要性。这正如一句意大利谚语所说的，聪明人

“与其柜子里有钱，不如集市上有朋友”。其实，有

些农民赶集可能并不从事任何意义上的经济活动，

仅仅是趁赶集之便，结识志趣相同者。他们的赶集

买卖事少，聚会事大［１］（Ｐ１３８）。可以说，集市交往突破

了以往以家庭为场所的宗族血缘式交往，扩展了农

民的人际关系网络。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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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茶铺里的闲聊与信息传播

茶馆是现代中国服务性行业最常见的词，其实

茶楼、茶室大多聚集在县城，在一般传统乡村社会的

集市里最常见的是茶铺。农村茶铺是一个露天场

所，上面有一个棚子遮风挡雨，当天冷的时候，会在

周边用帷子围起来。农村集市除了茶铺，还有露天

的小酒馆。这些地方为赶集的村民歇脚提供了方

便，而且价格便宜，还可以满足人们听闻信息、交流

和闲玩等需要。

“咱村的集市小，没有茶馆。离村六里路的高

望山集上有三个茶铺，赶集的人，特别是男人，赶完

集都会在茶铺里坐坐。这些茶铺里汇集了周边七八

个村的人，大家有时候喝到下午，有时候集散了，茶

铺、小酒馆还开着。喝茶也便宜，交一碗的钱，随便

续水。俺经常去的茶馆是俺邻村人开的，老板比较

熟，另外两个茶馆去得少，只有这个茶馆人满的时候

才去，茶馆里既有自己的熟人，也有点头之交、混个脸

熟的。喝完茶在回家的路上也会碰到一些醉汉，在小

酒馆喝多了的。集市上的小酒馆和茶铺只在赶集的

时候开，平常日是不营业的。”（访谈资料２０１３０７０９—
ＷＨＦ）　

茶铺是赶集的人们日常交往的场所，人们可以

在那里会客见友，不用事先约定。大多数的谈话也

是随意的，没有什么目的性，而且加入这种茶铺的闲

聊也不需要任何准备和资格［１１］（Ｐ７６）。尽管如此，茶

铺里女性顾客还是相对较少，几乎没有。我国著名

社会学家费孝通［１２］在对江村周围集镇茶馆的描述

中也谈到类似的情形：江村的男人们在农闲时会到

集镇上的茶馆里喝茶，偶尔有少数妇女也会和她们

的男人一起在茶馆露面。妇女在农闲时更多是走亲

戚，特别是要回娘家看望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可以

说茶馆基本上是男人的俱乐部，对于男人来说是一

个毫无拘束的地方。

“在茶馆里，男人们不用听家里女人的唠叨、孩

子的哭闹，大家有说有笑，相互之间可以随便调侃。

在穿着上，也可以比较随便，天热的时候可以光着膀

子，大家都一样，这在有女人的场合是很少有的。俺

爹当时在夏邱集上开了一个茶馆，俺也经常过去玩，

俺有个姑姑在那里帮忙，他们就经常调戏俺那个姑

姑，后来俺爹担心，就不让她干了，在村里找了两个

男伙计。”（访谈资料２０１２１２２２—ＬＷＦ）
其实，乡村集市的茶铺并不像城市里的茶楼，是

有闲阶级消遣的地方，而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

茶客的身份是多种多样的，来自农村的各个阶

层［１３］，但女性群体多被排斥在茶馆这一圈子之外。

费孝通［３］（Ｐ６２）认为，这种男女有别是把生育之外的

许多功能拉入了这一社群中去之后所引起的后果。

对茶馆里男人的无拘无束，王笛［１４］也有过类似的描

述：如果他感觉燥热，可以剥去衣服赤裸上身；如果

他需要理发，即使剪掉的头发会落入其他客人的茶

杯里，也可以叫上剃头匠到座位上为他服务；甚至脱

下鞋让修脚师修趾甲、挖鸡眼、削茧皮也无伤大雅。

另外，由于茶客中很少有异性，有时侯倒茶的少妇会

成为大伙开玩笑的对象，所开玩笑总是与“色情”擦

边，是乡土观念的庸俗性的表达［１３］。

茶铺在为农民提供闲聊空间之外，还为农民提

供了信息交流的平台。不同村庄的农民在茶铺里可

以通过语言交流获得大量信息，回家后将其汇报给自

己的家庭，通过这种方式，村民间可以相互了解。如

果一个人几天没有出门，想知道这几天周围社会有什

么事情发生，他便可以去茶馆。茶馆既是获得消息之

地，也是小道消息、流言蜚语传播的地方［１１］（Ｐ７７－７８）。

“茶铺里面不同的人会谈论不同的事。经常在

家种地的人一般是三五个人在一起聊些家长里短。

聚在一起人多的时候，主要听常年在外地做买卖的

商人讲外面世界发生的事情，或者让大家伙看看从

外面带回来的洋玩意，如卷制的烟卷，顺便分给大家

尝尝。一些有点文化的人在茶铺里会讲一些国家大

事，如战争什么时候结束，日本人什么时候会打到咱

这里，分析一下国家老吃败仗的原因，再结合古代的

战争情况讲讲古代某个大将军的厉害。还有的人喜

欢结合当地情况讲一些鬼怪的故事，而且讲得还很

逼真。”（访谈资料２０１２１２２４—根据四个访谈对象的
口述整理获得）

可见，茶铺里会谈论各种话题，从日常生活到国

家政治再到妖魔鬼怪，其内容涉及社会状况、生活习

惯及历史文化。可以说，茶铺是集市上一个巨大的

信息资料库，这些信息或真实或虚构，都在这里汇

集、交流和传播。更为重要的是，更多社区之外的新

信息也会在这里得到传播，一些常年奔波于城市与

乡村集市之间的本地商人是这些外部信息的主要传

播源。这些外部信息在茶铺里一经传播，当天晚上

就会被回家的茶客带到各个村庄，并很快会在各个

村庄流传开来。茶铺里的言语之所以会实现有效的

信息传播和沟通，是因为这里的言语不是语言，没有

完整的结构规则，是一种言语实践。日常生活的基

本展开形式就是人们之间的言语交流，本身就是一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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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交往行为［１５］。通过言语交往，茶铺成了地方公共

舆论的制造中心。

　　四、结语

传统乡村社会人们的活动范围狭小，人与人之

间的交往往往局限于生活劳作的村庄内，基本上全

年都处于一种忙碌状态。这种生产生活方式限制了

人们的交往，使得农村社区成为一个生于斯、死于斯

的社会，甚至村与村之间的往来很少［３］（Ｐ３－４）。在传

统乡村社会人们之间的直接来往虽较少，间接交往

却普遍存在，大多是以集市为媒介的。人们在集市

中进行交易，同时也会在集市做其他社会性的接

触［１］（Ｐ１３８）。集市的存在使得农民生活并不局限在一

个村子里，而是展开在一个集市所覆盖的一大批村

子里［１６］。可以说，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

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

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的。可以说，集市作为跨出村

界的基层市场社区的存在，有利于区域社会的整合，

实现了村庄间的联合，使农民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获

得资源，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社会的稳定。

当今，随着集市社会功能的弱化，村际间社会关

联逐渐减少，基层市场社区的认同感、凝聚力逐渐降

低，导致了基层市场社区的消解。如何在顺应农村

市场化趋势的同时，恢复农村公共生活，农村市场化

与农村公共性场所重建是否可以兼得，已成为新型

城镇化进程中需要关注的问题。政府应将更多的资

源用于乡村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公共文化和公共空

间的建设，使集市的社会功能得到一定恢复，以缓解

乡村社会关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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